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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与煤炭的传说

火的出现和使用，在人类历史上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从云南省“元谋猿人”遗址中出土的红烧土和木炭屑，足以证明

在 万年前，古人类已懂得使用火的价值。在“北京猿人”、内

蒙河套“水洞沟猿人”、贵州“桐梓猿人”遗址中均有古人类使用

火的遗迹。陕西“蓝田猿人”遗址中同样出土了炭粒，说明生活

距今 万年前的古人类，在劳动生息的过程中，发见使用了火源。

生活在 年前的“半坡人”，在冶制陶器的生产工艺上已经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大约和“半坡人”同期的临潼“姜寨人”，已掌

握了用木炭冶炼黄铜的技术，并知道用氧化锰矿石（黑色）在陶

器上绘制各种图案。古代史书曾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

下”，炎帝神农氏“采峻暖之铜，以为器”的记载。古人类在认识

了火的功能后，对于如何发明火、保存火、使用火、并以充足的

燃料去延长火的燃烧，几乎经过了 多万年的实践过程。在不

断开拓中，逐渐懂得了“钻木取火”、 “燧石打火”，并把火用于

“生食变熟食”“、刀耕火种”“、烧制陶器”“、冶炼金属”等制造生

产工具和武器活动。从而使火走向了全面为社会生活和生产服务

的高级阶段。所以，火与人类的生存、开化、文明和发展，息息

相关。

火的出现，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对人类

的文明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有关

火的神话传说也源远流长。晋人王嘉《拾遗记》中记载了有关炎

帝到火食国取火的故事：“宛渠之民，夜燃石，以继日光。此石出

于燃山，其土石皆自光彻，扣之则碎，状如栗，一粒辉映一堂。昔

日炎帝变生食，用此火也，国人今献此石”。宋《罗秘路史》中载

有“燧人氏游于日月之外，得火于火山国”。对女娲氏炼五色石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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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故事，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山西省东浮山（今阳泉煤田），有

女娲氏补天的遗址；另一说法是女娲氏在临潼骊山之麓的肺浮山，

有女娲氏谷，是其炼石补天之处。这里所讲的三则神话，无论是

取火和用火，其共同特点是火与“山”“、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

煤炭又是“生于山里”，“长于石中”的一种主要可燃性矿物。于

是，火与煤炭就结下了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

当然，神话必竟是神话，不能做为研究用煤历史的依据。然

而，神话又是建立在现实物质基础上，人们凭藉其丰富的想象，用

逻辑推理描绘出来的。从“火食国”、“火山国”取火，到用火

“炼五色石补天”，足以说明火与燃料是神话的基础。自然界能够

形成火的原因和形式比较多。电闪雷鸣，可以引起森林和草原着

火；地震山崩，火山喷发，同样可以造成地面可燃物质着火；煤

层断裂，滑动崩塌，冲刷暴露，大量空气进入煤中，经过曝晒氧

化，同样可以自然发火；某些化学矿物，受外界火源的诱发，也

可以自然发火。所以自然火的出现和形成机会较多，形式也较多，

这就为取火、用火提供了可能。

有关煤炭自然发火的记载，在古籍中屡见不鲜。北魏郦道元

年）《水经 注》一书中，对山西大同煤田七峰山煤层

露头着火，作了惟妙惟肖的记述：“一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

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山有火井，源深不见底，炎势上

升，常若雷鸣，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那里的煤炭起火，长燃

不灭，直到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大清一统志》中，关

于山西省河曲煤田“火山”的记载有：“火山在河曲县南六十五里。

黄河东岸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焰烟上发，可熟食”。《朔方道

志》关于宁夏中卫煤田的“火焰山”也有如下记载：“县南三十里，

山产石炭，近西一带，有火。历年不息，俗呼火焰山”。

在陕西境内，历史上也有着关于火山的记载。宋治平三年

年）大常博士宋球在咏《玉华川》诗中，对铜川焦坪地区煤

层露头的着火现象作了描述“：玉华山开郁崷嶂，白昼莽苍常生烟。

近村百家湿翠袋，阴崖千尺淙寒泉。长河西来啮山足，野火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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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峰顶。浮岚暖翠入窗户，六月殿阁冷风然”。当时的地方官张岷

曾立碑纂文作了如下记载：“宜君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夹道而来玉

华者也。其南野火岩，有石常燃，望之如炊烟⋯⋯。野火之西，曰

凤凰谷，唐宫之故地也⋯⋯”。这里所说的“磷火”“、野火”“、石

常燃”“、常生烟”，就是对焦坪煤田煤层露头自然发火现象的历史

写照。整个黄陇侏罗纪煤田上的黄陵、焦坪、旬邑、永寿、麟游、

彬县等矿区，煤层中含有的硫化物，是引起煤层自燃的内在因素。

《汉书 地理志》中有关于神木“鸿门火井”的记载：“有天封苑

火井祠，火从地中出”“。鸿门”是今神木县西 里的鸿门亭，汉

代在此设军马厂，这里地下蕴藏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资

源。 年代，勘探煤田时，发现煤系地层中一层红色岩石，就是

天然大火烧后而成，故定名为“火烧岩” 年代末石油钻探中发

现有丰富的天然气，系煤层气。这些事实，均说明汉代神木煤田

燃烧的大火是相当可观的。

从“炎帝火食国取火”、“燧人氏火山国取火”的传说，到有

关煤层燃烧着火的自然现象，说明从煤炭中取火，当是人类认识

火种的来源之一。从炎帝取火的有关记载内容分析，说明煤炭为

人类用火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宛渠之民”要度过冰冷漆黑的夜晚，

是“借燃石，以继日光”，从而获取火光和温暖。燃烧的物质是藏

于山中的一种黑石头。此种黑石头又具有“皆自光彻，扣之则

碎”的物理特性，并具有“一粒晖映一堂”的燃烧功能。如此种

种特性的记述，和煤炭的功能完全吻合。说明昔日炎帝赴“火食

国取火”，正是取的煤炭火。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考证后认为：

“燧人氏是从木中发明用火的酋长，炎帝是从石中发明取火的酋

长”。火与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火以煤为源，煤借火而发出光

和热。

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陕西岐山县之东，是渭水的支流。黄

陵县又是黄帝古冢所在。炎黄二帝长期活动在陕原之上，渭河之

滨。在这一地域之内，有陇县、彬县、麟游、旬邑、黄陵、铜川、

白水、澄城、合阳、韩城等石炭二叠纪和侏罗纪的大小煤田，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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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六七百里。在深山峡谷之中，到处都有煤层露头，为古人类拾

取煤炭、取火用火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黄炎之后裔，又多分

布于黄河流域中部。晋、豫、鲁之省的大小煤田分布在群山叠峦

之中，宛如一个个美丽的“火食国”和“山火国”，从而成为古人

类取火的理想之地。

另外，陕、蒙、晋交界地区，自古至今在元宵佳节有烧“火

塔”或“塔火”的习俗。据说是藉以纪念女娲氏补天的功绩。清

乾 年）《府谷县志》载“：元旦夙兴烧仓木，以隆四十八年（

石炭烘于院内”。清道光二十一年（ 年），《神木县志》载：

“岁时上元，自十四日至十六日，衔户悬灯三夜，放石炭累塔火，

众相聚 年）《安定县志》（今子长县）欢”。清道光二十六年（

载：“岁时上元节，家家累石炭于门前燃火，或燃于茔墓，⋯⋯谓

之闹元宵”。当时诗人姚诗雅曾作《安定四时竹枝词》一首“家家

守岁待新年，满室红火焰烛天。试问紫霞何处观，博山齐放石炭

烟”。时至今日，习俗有增无减，报载：“每逢春节或遇喜事，神

木人喜欢用炭成塔，来宣染喜悦气氛。最为普遍壮观的大塔群，要

数每年初夕夜和上元的前后日”。“点燃塔火是有时辰的，大都在

除夕和初一交夜 开门就放一阵鞭炮，然后才点燃塔之际

火。此时，登高俯瞰，景色非常壮观，伴着密集的爆竹声，全城

浓烟四起。倾刻，成千上万个火塔熊熊燃烧，映红天际，人们沉

浸在红火的欢乐之中”。“每年正月十五，火塔又由院落移向街巷。

悬灯三日，放花炮，用石炭垒火塔，众相欢聚”。“古城纵横交错

的数十条街道上，每隔数步就垒一塔，成一字形排列。低者三米，

高者五米，每个火塔用炭上万斤”。

火的使用和延续，必须以能源为基础。人类最初使用的燃料，

主要是生长在人群周围的丛草林木。在燃烧柴草的过程中，发现

未烧尽的木炭，不仅好烧无烟，且火苗又高。木炭的问世，为人

类创造了“青铜文化”，为冶炼铁制工具提供了可能。汉代以前的

冶炼遗址，使用的燃料全部是木炭。煤炭用于冶练，大致是汉代

以后的事了。但是在燃料缺乏的地区，古人类发现了一种“黑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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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可以代替柴草木炭，从而开始了煤炭的原始利用阶段。

能源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了柴草、木炭、煤炭、石油四个阶

段。在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柴草、

木炭作为然料几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以煤炭代替柴草木炭，上升

到主导地位，是从明、清两朝开始的。陕西境内，从“半坡人”时

代，古人类已懂得攫取煤精、雕琢成器，为生活和生产服务；到

西周时期，居住在煤田周围的人类开始懂得拾取地面露头煤作为

燃料使用；战国时期陕西境内用煤作燃料，已为考古所证实。但

自觉地去开采煤炭，并把它当成主要能源加以利用，是汉代以后

的事。

陕西境内约有四分之一的土地蕴藏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人类

开发利用煤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这也是陕西省煤炭开发具有悠

久历史的原因。煤炭的光和热不仅是推动陕西古代文明发展史的

动力，同样也是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能源宝藏。



第 6 页

（二）

石墨石涅 石炭一煤炭

出土的大量西周煤玉雕刻，古籍记述以及考古发掘史实，说

明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境内已有煤炭开采活动，春秋至战国时期成

书的《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科学巨著。其中《山经》成书于春

年）末期。这部著作中记述的煤炭～前秋（公元前 产地有：

西山经载：“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

中山经载“：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风雨之山，其上多

白金，其下多石涅”。

北山经载：“贲闻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

“孟门之山，其上多黄金，多涅石”。

“石涅”和“涅石”就是今天所说的煤炭。因为煤是一种

“黑石头”，燃烧的煤烟灰又可做墨或黑色染料，故而称为“涅

石”。

上述五座产煤山的具体位置，《山海经》未予说明，这就成为

后来历史、地理学家长期考证的课题。对此，颇有百家争鸣之势，

至今纷争不休。

考证学家比较统一的看法，认为女床之山，系指陕西省黄陇

（黄陵、陇县）侏罗纪和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张平子的《东京

赋》中载有“鸣女床之鸾鸟”，其注曰“女床，山名，在华阴西六

百里”，即岐山之地。北京矿业学院周蓝田教授考证后认为：“女

床之山，在高山西三百里，泾水出高山，南流于渭；女床之山又

西三百里是龙首山，苕水出龙首山，南流注入泾”，故其地理位置

应在渭河以北，泾水以西的麟游，永寿县境内，其位置正处于

“渭北黑腰带”西部。

至于风雨之山的具体位置，学者们的考证则不尽相同。一种

意见认为：风雨之山的地理位置应在今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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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现在的广旺矿区，开采上三叠统须家河组，次为下侏罗统

白田坝组，上二叠统吴家坪组。另一种意见认为，风雨之山是指

陕西省汉中地区的勉县、镇巴煤田。其实从煤田形成和含煤时代

分析，四川省的广旺矿区和陕西省汉中的勉县、镇巴矿区，所开

采的几层煤都是同一成煤时期的产物。镇巴矿区开采的须家河组、

白田坝组两个煤层，就是由四川省境内延伸过来的。从广义上讲，

它是一个跨省境的煤田。所以，风雨之山可以看作是两省煤田的

统一所指。

学者们对孟门之山地理位置的考证不尽统一。一种意见认为

孟门之山是指河南省王屋煤田和焦作煤田；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孟

门之山系指韩城煤田和山西省乡宁煤田。持后一种意见的根据是：

《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

无有丘陵，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故《穆天子传》曰：

“北发孟门九河之磴”。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以此看来，孟门之山

当居陕西、山西交界的宜川、吉县、韩城、河津等县境内。

至于“女几之山”，“贲闻之山”的位置，学者们也有考究之

争，因为和陕西省煤田关系不大，恕不赘述。

书中所记的“山阴”或“山阳”，是指矿产埋藏于山中的具体

位置。按古代传统说法：“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河南为阴，河北

为阳”。《山海经》对煤田的具体位置，作了“其阴”或“其阳”，

“其下”或“其上”的平面与垂直方向的定位，从而肯定了煤田的

具体位置。若以关中的渭河北与陕北过渡带的“北山”系列为轴

线划分，“女床之山”的阴面正居“北山”之北，同时又是渭河之

北的阳面。这里恰好分布着黄陇侏罗纪和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所

以从区域地理位置考查，《山海经》记述的煤田位置大体上是正确

的。

《山海经》作者在对石涅产地作了具体记载的同时，又对煤

田的煤炭储量以“多石涅”的概念作了概括。古籍中所记载的

“石涅”产地，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下统称建国后）几

十年的地质勘探成果所证实。彬县、长武、麟游、永寿、旬邑、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陵、铜川、白水、蒲城、澄合、合阳、韩城等县，不仅有煤炭存

在，且储量都是几亿或几十亿吨的大煤田。经建国后的大规模煤

矿建设，铜川、黄陵、韩城等矿区已成为今日陕西省的煤炭重要

生产基地。

晋 的《山 注》海经 载：“楚人名为涅石，郭璞（

秦名为羽涅”。“楚人”和“秦名”显然是指楚国和秦国而言。处

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已有“羽涅”的开采活动，其产品用于

炼矾。“羽涅”即硫铁矿，多生成于渭北石炭二叠系地层和煤层内。

矿石呈金黄色，地下氧化后，又呈黄红黑色，故而称之为“羽

涅”。地质学家章鸿钊考证：“羽涅出同官山，和石涅同，即煤石，

是炼矾的原料”。由此说明，秦国为了觅取炼矾的原料，在渭北矿

区形成了小规模的煤炭开采。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对“秦东陵第一

号陵园”勘查时，在 墓坑中心探孔中发现“灰膏泥、木炭、

木质物等。灰膏泥出土时为粘糊状，呈深黑灰色，近似泥炭。出

土后很短时间变硬，颜色逐渐变淡。晒干后，彻底变成浅灰色。纯

净而无杂质”。一号陵墓很可能是秦昭襄王或秦庄襄王（前

）的陵墓前 。

年，陕西考古研究所陕北考古队、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

员会在神木县窟野河上游秦长城调查时，发现秦长城傲包梁段城

垣，用石头砌筑，两层石头间充填沙质黄土，“有的还夹夯煤炭和

未完全燃烧的煤渣”。这段长城是战国末期秦昭襄王（前 ～前

时修筑，说明在公元前 多年，修筑长城的劳工们就懂得

挖煤和用煤了。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烧煤最早的古代遗址。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境内已有

煤炭开采的原始活动，煤炭产品已作为能源、防潮剂、炼矾等进

入人们的生活和生产中。

石墨石涅 石炭 煤炭名称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比较复杂，

概括讲：先秦以前，把煤炭称作“石涅”或“涅石”；汉、魏、晋

时期，称作“石涅”或“石墨”；晋、隋、唐、宋时期称“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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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石炭”；宋、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称“石炭”或“煤炭”；直

至当今才统称为煤炭。

先秦所说的“煤”，并非煤炭，而把木炭燃烧过程中留下的烟

灰称作“煤”。高诱在《吕氏春秋 注》中有：“炱煤，烟尘也”。

“厂音”解说中有：“煤炱，煤炭集屋也”。这就是煤炭又称“石

墨”的缘故。

煤炭除上述名称外，古文献中还有不少别称。《山海经》中就

有“栌丹”、“糜石”的记载。章鸿钊认为“栌丹疑指黑丹，栌炉

通也”。所以栌丹不仅指煤炭，更说明此时已成为燃料。栌丹指的

是块煤，而“糜石”则是末煤。周树人、施琅著《中国矿产志》中

概述煤炭发展时，作了以下记载：“逮周而矿制成。厥后，战国以

降采青丹，唐以降采石炭，及宋弥多，比明益盛”。概括之，先秦

煤炭的称谓有：石涅、涅石、糜石、栌丹、黑丹、青丹等。汉魏

晋时期，逐渐把上述名称统一到“石墨”这一名称上来。《尚书

吕刑篇》中有“：刻其颡，而涅之曰墨”。东汉人所著《白广通》中

有“：墨，墨其颡也”。三国吴普所著《本草》中有“：墨石脂，一

名石墨，一名石涅，出颖川城”。这里所说的石墨，非现代矿产中

所说之石墨。

至 注》中晋代，开始有“石炭”之称，晋人郦道元《水经

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山有石炭，火之热，

同樵炭也”。《墨经》有制墨“古用松烟，石墨两种，石墨自晋以

后无闻”。由此说明，从晋以后，至南北朝，迨及隋、唐、宋这一

很长历史时期，把煤炭名称由“石墨”逐渐统一到“石炭”上来。

北史《王劭传》中有：“今温酒灸肉，用石炭火”。南朝诗人徐陵

《青情》诗中有“奇香分细雨，石炭捣青丸”的佳句。唐代，日本

来华留学僧园仁，在西安青龙寺学法几十年，回国后在其所著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述了中国生产石炭的情况。日本自今

沿用石炭，当是受唐代长安的影响吧！宋以后，统一称煤为石炭。

顺及提一下，“煤”字的写法从古籍和志书看到的就有：“ 、

楳、烸、每、煤”多种写法，其字形构成都是围绕着“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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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加“某”或“每”而成，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煤的认识和深

化过程。同时，由于中国地大物博，煤炭储藏丰富，所以各地对

煤炭的称呼又有繁多的俗名。按煤炭燃烧的气味不同，分别称其

为“：臭炭”“、香炭”“、平炭”；按其硬度不同，称其为“：钢炭”、

“铁炭”“、铜炭”“、柴炭”“、棉炭”“、泥炭”；按其颜色不同，又

有“红炭”、“白炭”“、灰炭”“、黑炭”之称；按其厚度分，又有

“尺八炭”“、二尺炭”“、三尺炭”“、四尺炭”⋯⋯。在文人笔下，

对煤又起了好多美妙动听的名字，如“太阳石”“、乌金”“、乌金

石”“、墨金”。现代社会根据煤炭的物理、化学特性和工商业对煤

炭使用的不同要求，按照煤炭的成份和化验指数，将其分为十种

二十四个牌号，如无烟煤、贫煤、瘦煤、焦煤、肥煤、气煤、弱

粘结煤、不粒结煤、长烟煤、褐煤等。至于工业化后，由煤中提

取生产上百种化工产品，并由其又繁衍出的名称就更是数不胜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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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煤玉之光　　源远流长

煤的品种繁多，其中能用于雕刻的煤，通常称之为“煤精”、

“炭精”“、煤玉”，在陕西也称之为“煤之根”或“煤之苗”，具备

雕刻特性的煤，一般讲硬度较大，结构致密细腻，成块性强，并

呈现出一种沥青光泽。适合于这一要求的煤种，多数系烛煤，属

于长烟煤的一种。烛煤多是由藻类植物，或隐花植物沉积炭化而

成。适用煤玉雕刻的煤炭产地不多，据现有资料所知，仅有辽宁

抚顺煤田，山西浑源煤田和陕西铜川、子长、横山等煤田。用这

些煤雕刻出的装饰品、生活、生产用品，统称“煤玉雕刻”。

煤玉雕刻的发掘和出土，在建国前后屡有出现，尤以建国后

出土的煤玉雕刻为数最多。截止目前，全国考古发掘的煤玉雕刻

遗址约有 余处。从这些出土的煤玉雕刻时间看，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煤玉的地域有辽宁、河

南、新疆、四川、甘肃、陕西等省区。出土的煤玉雕刻制品，种

类繁多，琳琅满目，有玉环、玉玦、玉珠、玉泡、玉耳珰、玉笄、

玉簪、发饰、手镯等装饰品，有用煤玉雕刻的玉狮、玉虎、玉羊、

玉猪以及图章印鉴，有象棋、烟嘴、枕头等生活用品。值得注意

的是还出土了一只生产用的煤玉铲。历次出土煤玉最多的地方是

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周代墓室。

陕西在煤玉雕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出土煤玉的基本情

况是：

建国后，在铜川市新石器时期（相当于半坡人时期）众多考

古遗址发掘中，出土煤玉雕刻制品的地方有王家河、雷平沟、柳

沟、李家沟等四个地方。出土煤玉雕刻的种类和数量有：煤玉环

五只，已残断不全。其外径 厘米不等，多系琢磨加工而

成，其色泽釉光发亮。煤玉铲一件，为磨制的生产工具，曾掉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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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坑被烧残，有明显的烧结瘢痕和炭化块，呈焦圆状态。煤玉笄

三枚，为长而尖头的扁圆椎体，系磨制而成，呈黑色光泽，是一

种簪式装饰品。另外，在宜君县云雾川还出土了煤玉制品。和这

些煤玉雕刻共同出土的还有陶环、陶盒、陶罐、石刀、石斧、石

铲、骨针、骨笄、骨哨等器物。经专家 年鉴定，认为是距今

的新石器时代的物品。

这些煤玉出土的地点，都处于古祋祤县境内（现铜川市）。当

时的漆水河两岸，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流水潺潺，水草青青，是

古代先民们劳动生产的好地方。群山峻岭中的煤层露头，为古人

类认识煤炭，利用煤炭，制造各种生活和生产用品，提供了优越

条件，从而成为全国煤玉雕刻的发源地之一。

在煤玉雕刻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 年在陕西宝

鸡市茹家庄周代古墓室中，出土了大量的煤玉雕刻制品，为研究

煤玉雕刻和煤炭开发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历史见证。

茹家 前庄西周昭穆时期（公元前 年）的大墓出土

的铜器铭文表明，两座墓同属一个叫 伯的奴隶主家族。其中一

座墓葬 伯和其妾倪，另一座墓葬的是他的妻子井姬。墓中均有

杀殉陪葬，达 人之多。

墓中出土煤玉玦达 余枚。三个墓室中均有，尤以倪室最多。

其陈放位置，大致相当于倪的两手和两耳处，近左手最多，说明

这些煤玉雕刻是一种装饰品。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少数玉雕和空气接触后，出现爆裂变形。

经用有机硅涂敷之后，其爆裂现象才得以停止。出土的大部分煤

玉保存在宝鸡市博物馆，至今质地完好。

这批玉雕直径相异 厘，大小 米的都有。不同，从 厘米到

厘米。厘米、 厘米；边厚肉厚 经验证确认是一

种用煤玉雕刻成的各种不同规格的开口圆环，是一种古代人民日

常使用的装饰品。

把煤玉玦切片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清晰的看出木质

细胞和树木的年轮线。煤的韧性较好，当测定的显微硬度负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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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 克时，压印仍未产生裂隙。其碎屑经燃点试验，还原燃

点为 ，原样为 氧化样为 氧化过程为

出土的煤玉雕刻化验后，其成分和铜川焦坪煤十分近似，说

明这批煤玉制品原料来源于铜川矿区。宝鸡茹家庄周代的煤玉和

铜川新石器时代的煤玉可谓一脉相承。

另外，陕西省其它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煤玉雕刻还有：

年在西安市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了煤玉雕刻环

六枚、呈黑色，已龟裂。其直泾 厘米，边厚 厘米。 年在

陕西宝鸡市竹园沟西周小墓，出土了几件煤玉玦。另外在宝鸡市

一座西周墓中，也出土了煤玉雕刻。西周时期陕西出土的煤玉计

有四起，近百余块。

年，陕西考古研究所雍城考古队，在凤翔县战国早期的

古墓发掘中，出土一件煤玉圆柱。圆柱腰微缩，两端有圆形凹坑。

高 厘米，直径 厘米，呈黛黑色，放在墓主人的左手部位。

原存旬阳县文化馆的一只煤玉雕刻印鉴，经专家鉴定，认为

是北周时期（ 年）名将独孤信的 个官印。此印共有

厘米见方的印面，其中 个面刻有独孤信历任的官职和向皇帝奏

疏所用的印符。部分印文为魏体刻字，其余均为楷书体。出土的

独孤信多面体煤玉组印，不仅对研究古代官制、印制以及书法艺

术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研究陕西煤玉雕刻历史，同样具有深远

意义。 年，被陕西省博物馆认定为一级文物。

陕西延安地区子长县玉湾村也是出产煤玉雕刻的地方之一。

这里的煤玉雕刻在民间曾广为流传。清雍正十三年（ 年）编

纂的《陕西通志》载有“煤根石，按此石不见于书及志，今延安

府有之。色黑，或云煤之根，或云煤之苗。细润光滑，琢为素珠

及器玩等物颇佳”。这一记载和新石器时期以及西周时期共八个地

点出土的煤玉雕刻一脉相承，说明陕西的煤玉雕刻源远流长，有

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古代煤玉雕刻史上的璀璨明珠，也是

研究我省煤炭开发史的一朵瑰丽之花。

纵观上述煤玉出土的情况，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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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陕西煤玉雕刻 ，距今已有 年的历

史。从古人类创造煤雕到周代达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其表现不

仅是数量多，而且制造地区上也较为广泛，在品种上更趋于多样

化。雕刻艺术更加精致和成熟，手工之精巧，造形之美观，已摆

脱出新石器时期那种粗犷磨雕境界。从北周独孤信的官印看，煤

玉雕刻艺术又有所前进，雕刻更为精细，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艺

术品。到近代，煤玉雕刻艺术基本不复存在，很少见到像样的煤

雕制品。研究和发掘这一古代艺术，恢复和发展煤玉雕刻仍有现

实意义。

煤玉雕刻的出土，对研究煤炭的认识史、利用史有着深远

的意义。大量煤玉雕刻制品的出现，必然需要大量的原料来源，而

大量原料的获得，又必须对煤炭进行一定程度的开发。雕刻原料

要求有一定的硬度、韧度和光泽度，不是随便拾取任何一种露头

煤就能用的。 米至一般讲，需要 米的开发深度，避开风化

带和氧化带，才能采到适于雕刻制品的原料。这足以说明煤玉雕

刻的出现时间和煤炭的开采时间大体是同步发展起来的。当然由

不自觉开采到自觉开采可能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由此推论，至

迟在西周时期，陕西个别地方已出现了原始状态的煤炭开采活动。

当然，这一重要结论还有待在以后考古发掘中证实。

在进行大量煤玉雕刻过程中，发现煤的可燃烧性能的机会

较多。煤玉雕刻的出土地点，几乎都处于寒冷的北方，冬季加工

过程中，必然要用柴草生火取暖。取暖火在和加工中留下的大量

煤屑的接触中，完全有可能引起煤炭燃烧，使加工者最早知道煤

炭的燃烧功能。因而煤炭作为燃料出现的时间，也应大体上和煤

玉雕刻的出现时间前后相差不远。到周代，陕西个别地方的先民

们，在煤玉雕刻的过程中，很可能懂得了煤炭是一种能够点燃的

燃料。只是由于当时遍地均可拾取柴草作为燃料，而无须用较困

难的方式去开采煤炭作为燃料，所以煤炭开采才一直未能发展起

来。

处于陕西省四周的河南、四川、甘肃、新疆等省区都有煤



第 15 页

玉雕刻出土，尤以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较多。从这些制品的时间

上考证，集中在汉至唐代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内。而这一时期，在

广阔的中国西部地区，煤炭已多有开采，并且已成为燃料的组成

部分。因此煤玉雕刻资源的产地也可能更多，但由于能用于煤玉

雕刻的煤炭资源，只在陕西的铜川、子长、子洲、横山等矿区，所

以甘、川、豫、新省（区）的煤玉雕刻制品是由当地原料加工制

作而成，还是用陕西的原料加工出来，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域，

尚待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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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汉代的渭北煤田

汉王朝统一全国后，承袭“秦制”，对全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

坚持“重农抑商、提倡俭朴、奖励军功、劝民归田”的政策，出

现了一个“文景之治”的全盛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关中平原

人口开始逐渐增长，到汉平帝 万年）已近元始二年（公元

人，西汉首都长安以及郊区人口达 万人。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

农业和手工业作坊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燃料，而关中南北两

山的森林由于大量采伐，正在逐渐减少，继续沿用木炭、柴草作

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始能源，已经发生困难，探索和开发新能源

从而代替旧能源势在必行。临近关中平原的渭北煤田，就必然成

为人们索取新能源的对象。煤炭作为一种新能源，自然而然地进

入了汉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渭北煤田从此被人们所重视，逐渐开

发延续下来，终于成为陕西能源基地之一。

进入汉代，煤炭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炊馔燃料，而且开

始成为炼铜、冶铁、纺织、巢丝、熬盐等手工作坊的燃料。建国

前后，在全国考古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煤炭情况，说明了这个问

多公里的古荥镇发掘题。 年在河南省郑州市西北 一座汉

代冶铁遗址，在其周围的窑炉 年在火道上发现了很多煤饼。

河南省巩县铁生沟西汉（中晚期）冶铁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煤饼、

年在河南洛阳汉 号炉渣和煤块。 河南县城东区，在东汉

圆形粮仓 号粮仓底部同时发现有煤底部发现了煤和煤渣；在

号灰和煤渣；在该生活区 号和 坑中，也发现有煤和煤渣。

年代，在辽宁省抚顺露天坑中 年）半发现了汉文帝五年（前

两钱币，汉武帝元狩 年）的五铢钱币，说明汉代，抚五年（前

年在抚顺市永安公园修建琥珀顺煤田就有开采活动。 泉时，

发现了汉代玄菟郡居住遗址火坑的火口傍有散乱的煤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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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使用煤炭不仅为考古发掘所证明，在历代的古籍中也多

有记述 外戚世家》载有“窦太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史记

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

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寒（暮）卧岸下

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后少君在长安

找到其姐窦太后，被汉文帝“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

安”。窦 前太后系汉文帝（前 年）之妻，少君为妻弟。一

个挖炭的“窑工”，飞黄腾达，久居长安，其挖炭的经历当为众人

所知。且汉文帝五年，东北的辽宁抚顺煤田业已开采，而居于汉

都近郊的渭北煤田开采则是必然的了。

汉代，不仅中原和关中平原有煤炭开采活动，同时，在西域、

注》南方也开始使用煤炭。晋人释氏《西域记》《水经 中载有：

“屈茨（今新疆库车县）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

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历史学家认为，西域用

煤冶铁技术，是由汉代使臣和屯垦戎边将士由中原传入。晋《后

郡国志》载有：“县汉 有葛乡书 ，有石炭二顷，可燃以 豫爨”。

章郡，现为江西省丰城煤田。这进一步说明了汉代使用煤炭的广

泛程度。

作为西汉都城所在地的陕西，煤炭开采也在进行之中。陈直

著《西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对陕西用煤情况作了记述：西汉

三辅人所撰的《计然万物录》卷下云：“石墨出三辅，上石价六

十” 计燃书》“器用类”载用“墨出三辅，上价六十，。又《范予

中三十，下十”。先秦以前把煤炭称为“石涅”或“涅石”，汉代

则把煤炭称作“石墨”。这里所说的“石墨出三辅”，即指煤炭产

地在“三辅”。

秦统一六国后，定都咸阳，京畿区域设内史管辖。西汉时，仍

沿袭秦制，其内史管辖区域，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

而统称“三辅”之地。当时京兆尹所辖的县有祋祤、宜君；左冯

翊（今大荔县）所辖的县有栗邑（今白水）、长宁（今澄城）、夏

阳（今韩城市）；右扶风所辖之漆县（在今永寿、彬县、麟游县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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